




北地雪
贺廷雷 著

责任编辑：申晓君
封面设计：孟孜铭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224（编辑部）

0931-8773269（发行部）
E - mail: gsar@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com

印 刷： 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4.5
插 页： 4
字 数： 580 千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527-0063-3
定 价： （上下）58.6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北地雪： 雪雨五十年 / 贺廷雷著 . —兰州 ： 甘肃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527-0063-3

Ⅰ. ①北… Ⅱ. ①贺…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264957 号



有时候， 一个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 但孕育她， 却需要数
年、 数十年乃至多个世纪。

———作者题记



楔 子

漫天风雪， 把南京城搅成了混浊世界。

这是大明洪武六年， 大年除夕夜。 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居民

刚刚入睡， 就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惊醒， 人们不知道出了什么大

事， 一下子惊慌起来。 原来， 这是朝廷下达紧急诏书的锦衣缇骑

冒雪出发了。

洪武皇帝朱元璋， 是个有远大抱负的人。 近来， 他得到多处

地方官密奏， 各地一些财大气粗的富户， 对新生政权并未完全臣

服。 他们仗着积攒下的无数钱财， 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有的包揽

词讼， 武断乡里， 干扰地方行政； 有的囤积居奇， 哄抬粮价， 丰

年低价籴进， 灾年高价粜出。 像今年这种大水浸泡的灾年， 经他

们一折腾， 对一般家庭不啻雪上加霜。 皇帝担心， 照此下去， 必

然会扰乱经济， 造成灾民的大批流亡， 很可能由此引发大规模的

暴乱， 牵动朝局。 经过几个不眠之夜， 一个大胆而缜密的计划在

他胸中酝酿成熟了。 这就是乐输， 移民。 皇帝决心从根子上削弱

豪强的势力， 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 想到自己的神来之笔， 朱元

璋把手朝桌子上猛地一拍， 脸上露出一丝狞笑。

所谓乐输， 就是捐献或摊派。 具体说， 就是让各地的富户出

钱办公益事业， 或修桥补路， 或开河筑堤， 或垒城挖池。 不但白

干， 还必须高高兴兴地接受下来， 乐输嘛！ 不干就以藐视王法论

处。 移民， 就是地无分南北， 人无需贫富， 按当地人口和土地占

有量划分名额， 由人烟稠密的地区向人口相对稀少的地方迁移 。

朝廷的目的是通过这次大移民， 使荒废了的土地得到迅速开发利

用， 恢复战后经济， 同时还有一个隐形打算， 即通过大移民， 使

富人在迁徙过程中消耗资财， 摧毁其原先赖以滋养和攀联的社会

基础， 达到加强管理和监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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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计划很快就变成了强硬的朝廷法令， 被从首都南京四门

驰出的锦衣缇骑连明昼夜送达各地。 于是， 一个震荡数年、 牵动

多少家庭， 引发无数人间悲欢离合故事的明初大移民活动， 就这

样开始了。

黄河，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源于青藏高原， 由涓涓细流， 继

而汇聚成一股奔腾浩荡、 势不可挡的滔滔巨龙， 冲出高原， 穿峡

出谷， 一泻而越过河套平原、 千里中原、 齐鲁大地， 最后一头扎

进东洋大海。 在她身后， 留下了河水浇灌起来的数千里沃土和一

河繁华， 两岸锦绣。

“自古黄河富宁夏。” 宁夏平原， 平整坦荡， 广袤无垠。 她背

靠苍苍莽莽的贺兰山， 日照时间长， 土质肥而厚。 黄河到了这里，

还未夹带大量泥沙， 故河水比较清澈。 有人甚至这样认为， 这个

有灵性的母亲河， 由于一向在高山峡谷中流淌， 备受压抑， 心情

烦躁， 一旦到了海阔天空、 自由舒坦的宁夏平原上， 心情似乎十

分熨帖和温顺， 其野性大减。 不管怎样说， 宁夏平原上的黄河 ，

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实惠和便利。 秦时， 在宁夏平原上修有整套

的灌溉网络， 汉时又在秦渠的基础上扩建为南北二渠， 河水利用

率大大提高， 一用就是两千年。

在汉北渠边上， 坐落着一个不大但十分繁华的小镇———枣阳

堡。 这里， 河水绕城， 浇灌着一大片绿洲， 旁边有一条商贾大道
直通省会兴庆府。 平日， 过往客商不断， 一遇集日或庙会道场 ，
游人云集， 客流如潮。 贩羊卖马的、 担柴送草的、 挑盐赶脚的 、

打卦卖艺的， 五花八门， 应有尽有。 宁夏的著名特产红 （枸杞）、
黄 （黄芪）、 蓝 （产在贺兰山中的一种蓝石头， 可以做极其名贵

的砚台）、 白 （滩羊皮）、 黑 （贺兰山的一种优质煤炭） 在这里广
开市场， 吸引着南北商旅， 远近贾人。

这日， 在兴庆通往枣阳堡的官道上， 奔驰着两匹快马。 骑在

头匹马上的是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 此人名叫孙元朝， 是枣阳堡

的首富， 他家骡马成群， 土地连云。 孙元朝本人现任着枣阳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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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约。 今天， 他是奉了县官刘太尊之命， 到县府参加完会议回

来的。 孙元朝一边不停地挥鞭抽马， 一边在脑子里紧急思考着怎

么实施朝廷关于乐输和移民两大法令。 同时， 更让他焦虑的是 ，

自己家里， 究竟谁该应差迁移？

孙元朝共有三子两女， 三子年龄都不大。 长子孙尚农今年二

十六岁， 已结婚。 因孙元朝家业大， 又兼着地方事务， 从小就把

尚农当成自己治家的帮手， 跟着他管家治业， 操持内外， 小小年

纪， 就锻炼得精明强干。 次子孙尚文从小读书。 孙元朝虽然念书

不多， 文墨不深， 但却切盼儿子能有一两个学有所成， 为孙家光

宗耀祖。 因此， 当老二老三六七岁时， 孙元朝就为他们延师教读。

老二孙尚文今年二十岁， 去年刚进了学， 成了枣阳堡镇上有数的

几个璜门秀才之一。 他一心扑在读书上， 所以至今还没有成家 。

三子孙尚武还在家里读书， 等着进学。

最后经过全家人几天反复商讨， 才确定由二儿子孙尚文应差

迁移。 这是因为， 孙家家业大， 父母眼看老了， 有治家经验的老

大尚农是走不成的， 老三尚武太小， 父母实在不放心， 只有尚文

合适一些。

正月里的某一天 ， 从枣阳堡孙府里传出一阵高亢的唢呐声 。

这是孙元朝为老二尚文完婚。 姑娘名叫史雪梅， 家在枣阳堡后街，

是个中等人家。 尚文和雪梅是去年的一个偶然机会认识的。 那天，

尚文从兴庆府会文回来， 碰上史雪梅给远在三十里以外的仙台观

的姑姑家送粮食。 雪梅赶的两头驴中有一头驮子翻了， 粮食撒到

了路边的水沟里。 她一个人装不起来， 正急得站在路边上哭， 正

巧尚文路过， 见状后立即从马上下来。 尚文毕竟是男人， 有力气，

很快就帮雪梅收拾好了粮食口袋， 从那次以后， 两人就相识了 ，

而且经过几次接触后， 彼此之间都有了好感， 尚文正准备报告父

亲央求媒人到史家说媒时， 大移民开始了。 由于提前征求了史家

父母和雪梅本人的意见， 愿意随尚文远行， 所以亲事很快就定了。

结婚这天， 由于有 “移民” 二字压着， 人们的心情都很压抑， 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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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办得很冷清。 婚事一完， 孙、 史两家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迁徙准

备工作上去了。

遵照当地府、 县规定， 移民的各项准备工作在二月初全部结

束， 于二月初八周围各村的人在枣阳堡集中后出发南下。 这年的

二月初八， 是一个阴霾、 灰暗的日子。 从西边腾格里沙漠刮来的

风， 卷着沙砾和黄尘顺着河套大川滚滚而来， 吹得遮天蔽日， 一

片昏暗。 太阳， 像一个刚刚烤熟的大锅盔， 焦黄干瘪地斜挂在半

空中。

这是一个生死诀别的日子， 是一个凄凉、 悲壮、 揪人心肺的

时刻。 是啊， 这里的绝大多数人今生今世再也回不到黄河边， 回

不到枣阳堡， 回不到生他养他的土地上来了。 这天， 全部移民及

车辆、 骡马都迎风站在黄河岸边， 向亲人告别， 向故乡故土告别，

向养育自己的黄河告别。 初春的黄河， 没有了往日那喧嚣、 浩荡

的气势， 像一条冻僵了的赤练蛇， 死沉沉、 皱巴巴地横卧在苍白、

清冷的川道里。 河岸边人山人海， 哭声、 喊声、 千叮咛万嘱托的

说话声及呼爹唤娘、 咒天骂地的吵闹声混杂成一片。 这气氛， 连

赶来送行的刘知县也深受感染， 他一扫往日那矜持、 沉稳的样子，

显得十分悲伤和激动。 随着刘知县而来的唢呐班子， 吹奏着姑娘

出嫁时的别离曲。 曲调被川里的风送得很远很远， 给将要远去的

人们的心头更增添了一份忧愁和悲伤。

出发了， 车辚辚， 马萧萧。 车轱辘、 马蹄和人的脚踏过了冰

封的黄河。

这是一支奇特的队伍。 队伍中全部男丁共三百八十七人， 妇

女一百二十人， 十六岁以下的孩童七十五人。 人群中有赶车的 ，

挑担的， 背着铺盖行李的。 有的是单身一人， 有的是夫妻两人 ，

还有的是全家一起走。 尚文和雪梅两人共套了三辆大车， 由九匹

辕马和梢马拉着。 车上装载着锅碗瓢盆一应家什及衣服、 被褥 、

农具和粮食籽种等。 最奇特的是压在箱底的一张剪开了的牛皮 。

这是昨天晚上所有准备工作都完成后， 爹把全家人召集到祠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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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先人的牌位， 上了三炷香， 然后拿出了一张早已准备好的

牛皮， 用浓墨一边写上了 “黄河”， 一边写上了 “枣阳， 孙家” 等

字。 他让全家所有男子一律用针在腕上刺出了血， 滴在上边， 然

后用剪刀从字中间剪开， 在没有字的地方还有意拐了几个弯， 成

了不规则的两半。 爹唤尚农、 尚文跪在面前， 将牛皮给他们二人

各执一半。 然后缓缓地说： “孩子， 尚文就要离家远去了， 明天

你们弟兄就要分开了。 这一去， 生死未卜， 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回

到枣阳老家， 就很难说了。 如果回不来， 将来后辈儿孙总要回来

认户的， 那时候， 就以这张牛皮为证， 牛皮相合， 就是我孙家儿

孙， 合不上， 就不是！”

按照朝廷的命令， 移民队伍由兴庆府派了一队兵丁押送。 为

了防止有些人中途逃跑， 过了黄河后所有男人一律用麻绳背绑着，

从队头到队尾连在一起， 绳头由押送的士兵握着。

队伍过了黄河后， 在岸边停下了。 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转

过身来， 齐刷刷地向着河岸跪了下去。 人们面对黄河， 向亲人默

默地、 极庄重地磕了三个头。 有些人还俯身抓了一把河岸上的泥

沙， 包好带在身边。 是啊， 带上这故乡的土， 这包含着亲情乡情

的故乡的土， 这难分难舍的故乡的土， 今后无论走到哪里， 也如

故乡和亲人就在身边！

出发了， 几里长的车队、 人流顶着塞上的寒风， 终于消逝在

平原的尽头。

数日后， 移民队伍走出宁夏地界。

这天， 不知是谁， 带头唱起了故乡一首著名的恋曲：

月儿照， 柴门开，

一头扑在哥的怀。

满腹的话儿出不了口，

双手抓住哥的毡腰带。

薄情郎啊， 你莫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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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怕你这一走不回来。
……

曲子是凄凉的， 唱曲人的心里也是凄凉的。 如哼如吟、 如泣

如诉， 随风飘向很远， 很远。

移民队伍从二月初八出发， 一路向南， 过青铜峡、 中卫、 同

心川、 固原， 十四日经过六盘山下， 十六日进了平凉城。

平凉城坐落在泾河边上， 川口上有六盘山堵着， 没有塞上春

天那种常见的大风， 气候相对温暖湿润。 至此， 人们的心情似乎

好一些了， 队伍里开始有了笑声和歌声。

男人们臂上的绳子也解掉了。 当地乡民还对移民表示了慰问，

送来了冬天储存的萝卜、 白菜、 猪肉和一些熟食。

在平凉只停留了两天。 十八日过泾川城后， 少部分人继续沿

泾河南下， 大部分人再次渡过泾河， 翻上河东的大山坡， 上了董

志塬。 这是此行的目的地， 也是这一部分移民的最后归宿。

董志塬， 是坐落在陇山山脉和子午岭当中的一块突出的高地。

以中间的大塬董志塬和与它仅仅以一两条沟壑隔开的合水塬、 宫

河塬、 桐子塬实际上为一个大塬， 总面积达三千多平方公里。

董志塬是富庶而秀美的。 它空旷平坦， 一望无际， 但中间由

于常年雨水的冲刷， 沟壑纵横。 春夏季节， 爬了一阵大山后上了

董志塬， 眼前一下子豁然开朗， 顿时感到心旷神怡。 极目远眺 ，

远处白云、 蓝天与绿色的大地相接。 地上阡陌纵横， 绿树成荫 ，

村庄院落都笼罩在一片淡蓝色的烟波和绿树之中。

但在这批移民的眼里， 现在的董志塬却一片苍凉， 令人生畏。

初春的高塬出奇的冷， 从北边蒙古高原刮来的风， 像刀子一样刺

得人骨子里生寒。 有些穿得单薄的人， 经不住寒风袭击， 牙齿打

着战， 连说话的声音都带着颤音。 所有坐在车上的妇女孩子都主

动从车上下来， 靠步行来驱赶身上的寒意。 原野一片死寂， 平地

上至今还积着厚厚一层雪， 稍不注意， 车轮陷在路边的窖雪坑里，

费半天劲才能推出来。 土地是贫瘠的， 经过战乱， 大部分都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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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齐腰高的芦草、 黄蒿， 在寒风中抖索着， 看不到人烟。 战争，

往往在越富庶的地方越残酷。 幸存的人由于受不了寒冷的袭击 ，

大部分住在地下的窑洞里。 这里的窑洞分两种， 一种是找一个靠

沟的地方挖下去， 然后在崖壁上挖出窑洞， 再在沟边打上围墙 ，

围成院子， 人们把这叫做崖庄； 另一种是从平地上挖一个三丈多

深的四方土坑， 下去后在四边崖壁上再打出窑洞， 其中的一个窑

口与地面打通， 呈斜坡状， 用来通行， 叫 “巷道”。 这种坑道或窑

院叫做地坑或地庄。 无论哪种庄院在平塬上走是看不到的， 外面

人只能凭借树木的多少或冒出地面的小烟囱来判断是否有人烟或

人烟的稠密程度， 树密的地方往往就是村庄。

三天后， 移民来到董志塬腹地的一个大村落， 在这里开始了
分遣安置工作。 一部分人就地分发到各个村庄； 还有一部分人继
续向北， 经过后官儿寨、 秦公岭， 来到了张官儿寨， 也就是后来
的西塬镇。 此时的西塬镇仅有三十多户人家， 只有驻防庆州城的

都指挥使张羽 （号西塬） 把家眷安置在这里， 正在修寨子， 寨墙

刚刚打了一半， 因天冷停了工， 四周的脚手架还整整齐齐地竖在
那里。

到了张官儿寨后这一部分人又分成两拨， 一拨向北， 一拨向
东。 向北走的经驿门关、 田家涝池， 一直到同川桥子。 尚文属朝

东走的这一拨。 他们十多人被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 （可能是当地
的一位地保、 里正之类） 领着， 向东而去。 一路上所经过的村庄

满目疮痍， 十室九空。 老者像猴子掰包谷似的每隔几个村庄顺手

一指， 留下一个或一家。 也许是尚文车马较多， 经得住走路或是
什么缘故， 一直陪着走到了最后。 当雪梅的弟弟史新安夫妻被老
者指定到一排空窑里后， 就剩下了孙尚文一家。 老者跳到车上后
又走了约五六里地， 到了一个狭窄的崾岘跟前。 这崾岘两边都是
深沟， 沟底被一层黑压压的树木覆盖着， 密不见底， 中间只有一
条车路可通。 经过了这段路后， 眼前又豁然开朗， 一个数千亩地

的大塬呈现在眼前。 平塬上长满了杂树和荒草， 只有一条看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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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久没有走过人、 被马莲和车前子覆盖了的路。 路在前面拐了一

个弯， 直通到了沟边上。 到了这里尚文才看到和路上所见过的情

景一样， 沟崖下一溜约有二十多孔窑洞， 因久已无人居住， 有的

窑面已坍塌不平， 被人声惊起的鸟雀扑拉拉一下子飞了出来。 院

子雪地上布满了 “爪” 字形脚印， 说明这里很长时间已是野物和

飞禽的天堂。 显然， 这就是尚文和雪梅的 “家” 了。 老者临走时，

向远处一指说， 这些地你们随便种。 从这里往东走， 有一个人烟

稠密的寨子叫什驿， 需要什么可以到那里去买。 遇有匪情或什么

急事， 也可以找我， 我叫李拴成。

告别了老者， 夫妻俩忙着卸车收拾东西。 好在雪梅是小家小

户干过活的女人， 不到两天工夫， 院子净了， 窑里窑外已初具规

模， 烟囱里冒出袅袅蓝烟， 给这片久已死寂的土地带来了生机 。

这块地方， 以后就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孙家塬。

雪消冰融， 大地复苏， 高原像个仰卧的男子汉， 一觉醒来后

伸了伸懒腰， 打了个哈欠， 又显出了它粗犷的、 棱角分明的、 充

满阳刚之气的美。 尚文脱下了蓝布大衫， 换上了和当地庄稼人一

样的短打扮， 套上了两头牛 （用两匹马和当地人换的）犁， 雪梅在

后面撒种。 当第一片土地耕出来后， 站在地头上的孙尚文脸上不

由滚下两行泪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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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夹带着雨腥味， 卷着柴草裹着黄尘在空中打着旋儿。 巫

家川北面的山口上空， 一团团如蘸满浓墨汁似的乌云翻江倒海般

滚动， 不断地沿川道压过来， 霎时， 村庄及其周围的岭岭岔岔都

笼罩在一片雨雾之中。

风雨把庄稼染成了深绿色， 连大山都显得拥挤和深沉， 只有
弯弯曲曲的小路像一条细细的白线一直延伸到山下边。

孙伯玉冒着大雨出了门。 他不顾妹妹能儿哭着叫着死拉活扯

地挽留， 用手拨开能儿婆婆硬塞给他的几个粗糜子面粱粱 （当地
一种蒸制的食品）， 头也不回地打着趔趄沿小路朝山下走去。

孙伯玉今年十九岁， 小伙子生于前清宣统二年， 在孙家上下

几辈人中算是一位佼佼者。 世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越能干的

人命运越不济。 这不， 孙伯玉长到十九岁， 刚刚能够独撑门户的

时候， 赶上了民国十八年这场罕见的大旱灾。

孙家从两位老先人开始， 几百年、 十几代人以来， 由于地处

偏远， 辈辈都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靠天吃饭， 奉公纳粮， 是

一群地地道道的庄稼汉。

可是， 皇天布道， 无一处漏。 偏偏到了孙伯玉的太爷辈手里，

一门连出了两个贡生， 在整个董志塬上引起了轰动。 老太爷兄弟

八人， 太爷的父亲 ,也就是伯玉的祖爷苦于庄稼人过日子的烦难，

连个会认字、 会算账的人都没有。 光是一年过年写对子， 都要被

迫割上二斤猪后胯上的肉， 提上一罐罐自家酿制的米酒， 跑到五

六里外的史家老庄去请 “识文子”。 他就宁愿勒紧裤腰带， 拼死拼

活供儿子们读书。 他没有太大的奢求， 只希望儿子中有一两个学

会看书识字， 对撑持家业有个裨益就行了。 不料梦想成真，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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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六念书居然成了气候， 一直念到去省里参加了一次乡试， 兄
弟二人双双被拔了贡， 成了这一带乡下人尊称的 “贡爷”。 至于当
了贡生之后结果怎样， 却有许多说法。 据族里人说， 拔贡后， 朝
廷要给授官， 那个老大即 “大贡” 因为脚小穿不成靴子， 也就没

当成官。 老六 （当地人称 “二贡”） 脚手都适合当官， 朝廷给授了

个四川某县的县官， 回来对家里人一讲， 却把祖太爷给吓住了 。
老天爷， 那天府四川， 听说要走九九八十一天， 不要说路途遥远，
道上不安宁， 光这吃喝盘缠， 把全家人的嘴堵了恐怕也凑不够 。

罢、 罢 ! 穷人嘛， 能识文断字， 买卖行市交粮纳款不被人哄就行

了， 咱没有当官的命， 也享不上那个福， 算了。 就这样， 他们两

个虽然念书念出了名堂， 却只是身上多了一件用家里人自己织的

土布做成的粗布大衫外， 其他与一般庄稼汉并无两样。

当然， 这都是听人说的。 孙伯玉只知道， 家里有一个几辈人

保存的 “顶子”， 有一次奶打开柜子把几层包袱展开给他看过。 那

确实是一顶不同于任何式样的帽子。 蓝颜色， 呈椭圆形， 周围沿

帽檐镶着一圈黑缎子做成的硬边儿， 约一寸多高。 帽顶上有一个

红色的玻璃球， 球下面还缀了一绺绿鸡毛。 奶说她亲眼见过两位

老人戴这帽子。 那时候， 每当大年三十后晌贴罩完毕， 准备祭天

和向先人牌位拜年时， 老人就把帽子取出来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

只要帽子上头， 他们就一脸严肃， 显得特别庄重和虔诚。 父亲说，

他们家其实还是沾过两位太爷的光的。 一是太爷们见过县官。 那

时每隔三年五年， 县上换了新县官， 首先要拜访一下当地的功名

人。 说是拜访， 其实官并不到庄里来， 只是发个通知， 约定某月

某日贡爷们到县上集中寒暄一阵吃顿饭。 虽然家里一直经济状况

不好， 太爷十次有九次不曾去过， 但就这能被县官邀请， 在一般

乡里人眼里面子已经大得撑破天了。 还有一点， 就是他们家的门

楼子比庄里所有人家的都高。 别人家的最高只能盖到丈二， 而他

们家的门楼子却是一丈三尺二。 这是朝廷给功名人的 “恩典”， 没

有功名， 你再富也没这个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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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玉常听奶奶讲起这两位老人。 据她说， 他们对人总是和颜

悦色， 很少动怒， 即使对他们这些儿孙媳妇辈也是一样。 奶奶在

说这话的时候， 脸上充满了敬意。 但是， 族里这两个与众不同的

人， 一生并不顺利， 特别在清朝同治年间 “贼乱” 的时候， 把董

志塬杀了个路断人稀， 这两位有文化、 有功名的老先辈也历经劫

难。

清朝同治五年， 出了一支民族混杂的造反队伍， 在首领白彦
虎、 马政和、 崔巍、 禹得彦等带领下， 号称十八大营， 从陕西一
路打出来， 直打到千里之外的陇东高塬董志塬。 他们在董志塬上
厮杀三年， 直杀得昏天黑地， 血流成河。 贼兵一个村落一个村落
地剿杀， 一个窑洞一个窑洞地洗劫， 所过之处十室九空， 真可谓
“白骨葬平塬， 千里无鸡鸣”。

“白 （彦虎） 马 （政和） 子杀人红了眼， 把个塬上人吓破了

胆。” 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句唱词。 只要一听说 “贼来了”， 人就

变成了一摊泥。 当贼兵还在上百里之外的大昌镇的时候， 孙家塬

全族人无论老幼都被集合在塬边半坡上的龙王庙里。 孙家塬的龙

王爷最灵， 求神问药往往十次有九次应验， 这是远近闻名的。 当

庙院里燃起了熊熊的灯碗， 飘起了缕缕低灰的时候， 马角抡圆了

麻鞭， 全族人齐刷刷地跪在当院， 静听 “脚子代龙王传言”。 那马

角头缠红布， 双目紧闭， 不停地摇晃着脑袋， 半似梦呓半似清醒

地说道： “凡下界子民百姓听真， 尔天下人， 不遵天条， 你欺我

诈， 良心昧完。 玉帝甚怒， 着令尔等有此一劫。 此乃天数， 在劫

者难逃!”
龙王爷都发话了， “在劫者难逃”， 就是说， 只有坐着等死，

逃是无益的， 也没地方逃。

全村人在族长的带领下迁到了庄外半崖上的一个崖窑里。 这

崖窑实际上是一道独立突出在当沟里的山梁， 离地有十几丈高 。

人们从梁的中间挖了个宽二三丈的豁口， 作为阻挡贼兵的关隘 。

庄里人们进去时搭上木板， 待全族人都走完后再把木板抽了，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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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座便于藏身的堡垒。 锅、 碗、 瓢、 盆、 粮食、 衣物， 甚至

个别人连耕牛都拉进了崖窑， 反正半座山梁上掏了不少洞， 有的

是住人的地方。 洞里储存了将近够吃一年的粮食， 水也不成问题，

里边打着井， 直接从地下提取生活用水。 窑洞里还准备了些刀枪

剑戟滚木擂石之类的武器， 预备着能反抗一阵儿。

就在人们进入崖窑的第三天下午， 贼来了。 窝在窑里的人吓

得屏声静气， 一动不动地把耳朵贴到墙上细听。 听见塬边上传来

人喊马嘶声。 过了一会儿， 有人在崖畔上大喊大叫： “下边的人

听着， 你狗日的乖乖上来， 上头发了善心， 兴许还能赏你们个囫

囵尸首， 再不上来， 老爷们可就下来了， 给你狗日的一个鸡犬不

留!” 洞里所有人的脸都白得像一张纸， 浑身禁不住乱抖， 有些孩

子禁不住一声尖叫， 立即被当妈的死死地捂在怀里。

大约过了两个时辰， 天见黑了， 仍不见下边有动静， 贼人象

征性地往下扔了几个石头就走了。 崖窑的人这才敢窃窃私语。 平

时走路昂首挺胸的族长用打着弯的声腔向大家宣明了意思： “我

看， 我们恐怕撑不住了， 反正都是死， 不如明天早起投了算了。”

他的话引来了一片震天动地的哭喊。 有几个年轻胆大一点的不太

情愿， 说： “爷， 既然是死， 我们不如打一阵再逃吧， 逃不走了

再死也一样。” 但族长及一些老者不同意。 明明龙王爷说在劫难

逃， 你往阿达逃？ 老爷们说了上去后还能留个囫囵尸首， 万一逃

走不成， 说不定要抽筋挖眼睛呢 ! 一提这种惨死法， 其他人就再

不敢作声了。

也许是读过书， 比一般庄稼人有胆识的缘故， 当天快亮的时

候， 全族决定早晨搭板上去投贼时， 大贡、 二贡 (老六 )、 老二和
老五哥几个相继跳下了十几丈高的刮儿红崖。 六岁的老八也跟着

稀里糊涂地跳了下去。 崖下边是一个长满梭草、 白草的塌坬， 土

很松软， 下去的人几乎都完好无损， 只有老八下去后一条腿别在

一块坚硬的胶泥上， 别断了腿， 长大后落下个残疾， 被人们叫做

“八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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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顺着门前的沟出去一直到了马莲河边， 然后翻上南面

的大山。 一路上也没见一个贼的面。 上了山后一路要饭到了陕西

淳化县， 在那里给人帮工。 后来那家财东知道这几个人中竟然有

两个 “贡爷” 时还不甚唏嘘感叹， 马上出资在近处建了一所村学，

让哥俩教书度日。 三年后贼兵撤走， 凡当时逃出去的人都一个不

少地返回故乡董志塬。 事后人们在一起谈论这段经历时， 才恍然

大悟地说： “爷说了在劫者难逃， 其实是在点化你向南逃， 可惜当

时翻不过这个身， 如果当时就理解了， 也不至于全族人死得那么

惨。”

原来留在崖窑里边的族人们， 第二天早上全部从堡子回到庄

上。 其实事后才知道， 当时打到孙家塬的贼兵总共不过十个人 。

他们只用二三人就把全族的人驱赶到了庄南头老五家的大车院里，

用车把大门堵死， 让所有人都排成行跪下， 然后用鬼头刀齐刷刷

朝过砍， 二三个人杀七百多男女老少， 一直杀了整整一天。 在中

午贼兵吃饭的时候， 也不派人看管， 人们仍然老老实实跪着。 无

一人敢站起来， 更没有人想到逃走， 即使有时轮班杀的时候人家

只有一个人。

贼兵们为了卖弄手段， 杀人从不用第二刀， 正因如此， 贼走

了后在死人堆里又爬出来二十多个人。

自那次惨烈无比的大屠杀之后， 接着又一次大地震及同治七

年连续四十五天大雨、 一人一天只能吃几颗黑豆的大年馑和光绪

二十七年的年馑， 村里人数升了降， 降了升， 现在只剩下不到七

百口子了。

这次大年馑， 看来比哪一次都大。 村里老年人又说， 这也是

劫数， 老天爷就是靠过几年一次的大劫小劫来减少天下人， 否则，

人多得地上都站不下了。 但说归说， 这次可不像贼乱那年人们坐

着等死， 而是千方百计想活下去。

再说孙伯玉冒雨从妹妹能儿家里出来的事。

老人们说： “一辈子当官， 十辈子打砖。” 就是说， 先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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